
鬧了半個子午！

像樹木那樣保持距離
記得小狸以前
曾寫過不只一篇

文章，講人和人之間保持一定距離
的必要性，但似乎是收效甚微，甚
至也可以說是根本就沒有什麼效
果。因為「擠擠挨挨」的「國民
性」根本就不當一回事。
但終究是形勢比人強。自今年初
新冠病毒廣襲人間以後，國人大多
已經認識到人和人之間保持一定安
全距離——一般是一至二米間——
的必要性與緊迫性，再加上勤洗
手、戴口罩、少接觸等諸要素的貫
徹落實，應該說，中國的防疫抗疫
形勢日益好轉，要說現在是「全球
獨善」也不為過。但我們人類只有
一個地球，全世界人民都是生活在
一個「地球村」裏，光我們一家或
屈指幾家人能夠彼此保持相當的安
全距離，並不能徹底解決肆虐全球
的新冠病毒問題。
例如不久前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
台網站上的一篇報道就明確說︰
「美『派對式』居家隔離遠遜中
國。」什麼是「派對式」隔離？就是
「人們正在舉行靜悄悄的花園派對
或燒烤，還外出與網友約會，還組
織孩子們約着玩。」這顯然與世衞
組織一再強調的要戴口罩、人和人
之間要保持必要的安全距離等相去甚
遠；不僅如此，甚至連人們要不要
戴口罩，截至目前，在美國還都是
一個爭議巨大的問題，莫衷一是。

在這種情況下，拋開中國的成功
經驗不說，小狸想說說地球村裏西
班牙最近的一個說法：樹木也會保
持安全距離。
我們往往以為森林之中樹木與樹

木交織在一起，濃密的樹葉編織出
緊密重疊的樹冠，構成連續沒有邊
界的樹蔭——但西班牙《理智報》
網站最近發布的一篇文章告訴我
們，「事實並非如此」：

「陽光並不是從樹葉縫隙中細
碎地灑落，而是通過樹木之間的
縫隙照射進來，這些縫隙就是將
樹枝彼此分開的邊界。樹木處於
『害羞』，不會侵犯其他樹木的個
體空間。」
是這樣嗎？小狸也確實注意到樹
木之間這種「害羞」還有另一種情
況，那就是當兩棵樹的樹冠變大可
以預見它們的樹枝開始接觸時，風
就會來颳掉樹枝，以保持它們之間
「害羞」的安全距離。這在學術上
可以稱之為「機械磨損」。
小狸認為，這個現象足夠我們

地球村裏現在還在搞「派對式」
防疫的朋友們參考。無疫時樹猶如
此；大疫時，人能不乎？當然，我
們很多國人朋友也應該像這些西班
牙人講的樹木一樣，即使在疫後的
時時刻刻，也應該注意人與人之間
應該保持一個相當的距離，這起碼
可視為彼此間最基本的一種文明與
禮貌。

去年12月，筆者
在此發表了一篇
《歐陽克炫耀靈蛇

拳》，借用《射鵰英雄傳》的一小
情節，說明香港「一國兩制」一個
出人意表的作用，就是成為讓中國
人看穿了外國勢力顛覆伎倆的「示
範單位」。小說中歐陽克情急之
下，使出了「假叔父、真老爸」歐
陽鋒的秘密武器「靈蛇拳」，讓洪
七公預先有個底。「外國勢力」由
2014年「雨傘革命」、2016年「魚
蛋革命」和2019年「時代革命」，
差不多打光了「顏色革命」的牌！
有了香港這個反面教材，二十一世
紀中國小孩不會再受「民主自由人
權法治」迷湯所愚。
當時還講了關於邱吉爾的一則文
宣小故事，話說這位英國首相用茶
匙一勺一勺地掬盡了池塘的水去捉
小魚，而先前希特勒用槍，和墨索
里尼自己跳入池塘徒手捕捉都不
成。這故事不甚合乎情理，不過當
我們身處絕對的劣勢時，真的不可
以心急，只能見一小步、走一小
步。
中國傳統以12年為一「紀」，

2014年甲午，到2020年庚子，共是
鬧了半個「子午」。筆者的觀察是
有相當多愚昧的香港人是站在「三
場革命」的一方，直接參與和間接
同情都有。筆者無法估計有多少人
曾經認為如此這般的脅迫特區政府
和中央政府，是有可能行得通的。
如果超過一半以上，達到六七成，
那麼香港這個社會的墮落沉淪是活
該的！如果只有兩至三成，我們這
些守法良民雖被「無辜攬炒」，這
個可觀的少數也足以叫我們的家無
法復原，要失去舊日「東方之珠」
的光輝。
香港各個專業和階層有太多人支

持三場鬧劇式「革命」，耗了我們
6年才見到撥亂反正的曙光。比如
說光是解僱一個鼓煽學生犯法的大
學教員，也要鬧到2020年7月才實
現。由此可見，大學的管理當局潛
藏了幾多堅決「亂港」的教職員。
筆者將「亂港」的港人分為五大界

別，即「政」（政黨、政府和公職人
員）、教（宗教界）、法（法律界，
包括法官、律師等）、學（大中小學
幼稚園的教職員和學生）、媒（官方
和民間私營傳媒）。
以香港警察被惡意污衊為例，由

2013年（即非法「佔中」前一年）
起，就受到空前未見的內外夾擊，
除了本地「政教法學媒」之外，還
有歐美許多國家的官方聯群結黨，
用「大合唱」的方式進行疲勞轟
炸，什麼濫發催淚彈、什麼射殺中
學生、什麼輪姦女示威者等等。各
種各樣匪夷所思的失實指控，在
2019年下半年，佔領了世界上幾許
傳媒的報道空間？
筆者感到，香港優秀的警隊和守
法良民，其實就像那個故事中的邱
吉爾，一小勺一小勺地掬光池塘的
水，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終於水
落石出。警察過用武力的真實示
範，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國「遍地開
花」，終於從側面還香港警察一個
清白。然後，散播謠言虛構香港警
察強姦少女示威者的罪犯，將要承
擔法律責任。
用邱吉爾的笨方法雖然很累，但

是在香港有相當多的市民長期受
「政教法學媒」蠱惑，香港以「地
方隊」與別人的「國家隊」較量，
還要是「國際聯隊」，也只好如
此。
中國「國家隊」適時拖以援手，

是一場「及時雨」，香港的明天會
更好！

在這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日子裏，停課停工，課
程全亂了套，全港的老師學生，人人像停擺下來的
鐘似的……

身為「詩情畫意班」老師的我，有幸換位思考，從另一角度看，瘟
疫下自我「軟禁」過生活，日子其實也可不停擺，老師們何不也善用
時間做網上錄影、電子教材；學生們何不也善用時間看看書、寫寫
詩？這絕對是考驗智慧、表達心情的非常創意任務！疫境日子令人討
厭，也可以令人思考，也可以令人獲益！既然停課及取消創作班活
動，同學們不也正好學習平日未慣的「獨處」時光，專心創作？
憶記起在學校和同學們一起上「詩情畫意班」，我們與詩相約的

幸福時光裏，讀詩、賞詩、寫詩、作畫，我看見一張張生動的小臉，
展現笑顏，雀躍着要告訴我讀詩人佳作後的心情、感受；大家為創作
的詩配上視覺愉悅的圖畫，透過「畫意」表達「詩情」；我愛同學們
那些稚嫩但工整的筆跡，朗讀詩作和分享文思創意時獲益的快樂。
詩的音樂性是詩歌這文體獨具的特點，著名詩人王宜振非常注重詩
歌的音樂性，他說︰「小讀者不僅可用眼去捕捉詩語的音樂性，還可
用心從詩質捕捉詩情的音樂性。」同學們關注疫境日子裏生活的每一
種事物，用小詩人特有的敏銳眼光，去發現生活中每一個瞬間的詩意
素材；小詩人們都插上了想像的翅膀，捕捉到創作詩歌的靈感，把事
物間神秘的關係聯繫起來；感謝同學們都用心上課，寫作了多篇好詩
歌、配上有趣可愛的圖畫，和大家分享彼此
可愛的童心、創意；小詩人們筆下的詩語言
淺顯易懂，讀來有趣，瑯瑯上口，極具音樂
美感，陶醉其中，無比喜悅！
現在疫境當下，師長輯錄這段創作時光當

中之佳作，為同學們的創作成果結集以作鼓
勵，要出版同學們的詩集《詩韻小珍珠》
（見圖）了。這小詩集中不乏小詩人對師
友、家人之心聲，對大自然及世界的觀照、
對疫境的悸動……作品着實令人歡喜，讀着
每一首小詩，真像是欣賞着一顆顆寶貴、可愛的小珍珠！
這詩集真是疫境下一份窩心的禮物，祝小詩人們擁有詩意的童

年，讓詩意、創作伴隨你們一生！

詩韻珍珠 疫境禮物
真不願意聽到或

看到新聞消息，事
關從媒體傳來的消

息都是負面的。揮之不去的新冠肺
炎病毒第三波重來，變種的病毒更
為兇猛、傳播性更強。環顧環球各
地的疫情，執筆之時確診人數逾
1,700萬、死亡人數近70萬，慨嘆一
句：「何處是健康之地？」
踏入7月，香港確診人數連日來每

天超越百人之驚人數目，「中招」
者包括各行各業各社區的人士，產
生多個群組。本港醫療設施及醫藥
設備告急，眾多港人要求中央對香
港防控抗疫加以適時適當的支援。
上周，特區政府當局曾發出收緊防
疫政策，無疑打擊香港正在復甦的
經濟，特別是食肆全日禁堂食，弄
得食客冇啖好食，尤感痛心的是，
看到不少普羅大眾、基層人士不知
在何處用膳，甚至在天橋底或街邊
都可見有人隨處拿着飯盒用膳，看
得心酸。雖然當局為了市民健康而
收緊防疫政策，然而兩害相權取其
輕，順從民意再行微調有關政策，
不過仍然引起怨聲載道，嘆一句：
「做人家長甚艱難！」
正所謂「七翻身」？香港金融市場

在疫情惡劣的環境中，再加上地緣政
治，中美關係惡化的局勢下，美國經
濟GDP創近年來降幅最大，香港經
濟也見劣境等等，7月份的香港股市
和樓市又怎可能翻身見好景呢？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原定在9月初
舉行，現經大多數港人意見要求延
期進行，特區政府順應民意，決定
選舉延期，全國人大將決定涉憲制
的有關安排細節。
上周，選舉主任決定將泛民12位

立法會參選人DQ，這些曾游說外
國制裁中國內地及香港的人，其實
原則上已反對「香港國安法」的
人，又怎可能讓他們入閘參選呢？
無論他們作任何掩飾，客觀上沒有
擁護《基本法》的意圖。選舉主任
做得好，詳列DQ各參選人的理
由，顯然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中聯
辦發表聲明，對選舉主任依法決定
部分人士參選立法會選舉提名無
效，表示堅決支持，「無規矩不成
方圓，斥責這些反對派參選者為癱
瘓特區政府，顛覆國家政權，全面
『攬炒』香港而來，怎麼可能真誠
擁護《基本法》和效忠國家、效忠
香港特別行政區？承擔重要憲制責
任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豈
容這些圖謀毀掉『一國兩制』、毀
掉香港繁榮穩定的無良之輩登堂入
室？」
絕大多數愛國愛港的港人，支持和

擁護中聯辦的聲明。其實，以史為
鑒，本屆區議會的選舉結果後，有
關區議會被反對派癱瘓的例子可作
深刻的教訓。有了「香港國安法」，
期望有關當局嚴謹執法和司法，才
能真正保障香港市民安居樂業。

何處是健康之地？

最近搬家，收拾
出來的物品中最多

是書，書是那些你不捨得隨意丟棄
之物，因為閱讀時產生了一定感
情，但又無時間去再翻閱，一直束
之高閣，任憑它們孤寂落寞。疫情
關係連書展也取消了，更不用說二
手書義賣的活動。最後，我自行進
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漂書行動！
所謂漂書，即「圖書漂流」，聽
說是源於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歐洲，
愛書者將不再閱讀的書籍隨意放在
公眾地方，讓人免費取走閱讀。第
二主人讀過後又把書放到其他地
方，再讓別人取閱，然後再重複，
這樣的行動就像書籍漂流，隨着一個
又一個不同的主人，知識得以不斷延
續開去，很有意思。
我首次接觸漂書是在家附近一條
人流頗旺的行人天橋，一位區議員
在那裏辦漂書活動，令我印象深
刻。我把部分書帶到該行人天橋，
放到不礙人的地方，寫下「漂書、

免費取閱」，想不到效果很好，半
天時間已全被取去，之後我再添
書。此外，還到另一條行人天橋，
以及近火車站人流極多的地方，把
書整齊地放在地上一角。
在我添書和放書時，有些有心人

會行過來和我聊天，如「啊，你有
一行禪師這套書，我找了許久！」
「我正在想放書人是什麼背景？為
何看這麼多心理輔導的書？」「你
的書很適合我，我是教書的，我會
告訴同事也來選取！」「噢，這樣
舊的雜誌你也有，好珍貴！」透過
書本，我與不同類別的愛書人聊起
來，遇到這些有心人，心情分外愉
快，因為我知道為自己的愛書找到
好主人，它們沒被浪費，大可以安
下心來。
之後我還把鐳射音樂碟和電影碟

也放在一起「漂」，更快「漂」走
了。香港這物質豐富的城市，舊物
件都顯得不值錢，但其實質價值沒
減，轉贈別人，保留其價值不浪費！

漂書因緣

浙江美術館最近正在展出
俞啟慧老先生的版畫作品，
作為一個經歷過時代變遷的

老藝術家，俞啟慧最輝煌的作品是他在解放初
期完成的魯迅主題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一系
列采風。在這些作品中，剛勁有力會從魯迅面
部的線條一路延伸到工廠裏的工人，或是在田
地幹活的農民，讓一種生氣因為創作者的信仰
而充滿着堅定不移的味道。所以，當我們在觀
看這些作品時，並非感嘆於俞啟慧的雕版技
術，而是被一種堅定所打動。所以，俞老先生
很有感觸地在展覽的序言當中說，版畫一直都
有着頑強的生命力。
不過，要談及版畫藝術真正的生命力，似乎
沒有哪一種版畫比日本的浮世繪更具資格。這
種發端於街頭的招貼廣告，在經歷了近400年之
後，居然還能成為一種風尚，出現在日式餐廳、
電影，以及街頭，甚至於，它還跟隨梵高和莫奈
這樣的畫家，進入到巴黎上流社會的會客廳，並
繼而被普魯斯特刻畫到奧黛特身着的那件日式花
卉的綢緞睡袍上。每個周三的會客日，奧黛特都
會身着同款家居服，接待來自各種政要的崇拜。

而來到日本，從那些日本藝人和導遊口中，
你又會聽到一些年代久遠的典故。比如哪幅美
女畫最有名、《弁天小僧》受到歌川國貞哪幅
圖繪的影響、葛飾北齋除了最有名的《神奈川
衝浪》之外，還有哪些有名的名所繪。甚至
於，再往下聽，還會談到專門描繪日本神怪傳
奇的怪談繪、展示遊女花魁的「遊郭畫」，亦
或是武者繪或芝居繪。凡此種種類型，給我們
展示了整個江戶地區的風土人情。然後有一
天，當你去看《勸進帳》這個歌舞伎的時候，
你就可以立刻道出弁慶身着的那件黑色戲服與
佛家之間的關係，並且，這身戲服為何與浮世
繪當中服飾有些差別。
可以說，浮世繪幾乎成了我們了解日本民族

文化的一條線索。當我們在談論一種藝術類別
是否能夠始終保持活力的時候，有時也許不僅
僅要去判斷這種類別當中有哪幅作品具有驚世
駭俗的藝術價值和天分，還在於這種藝術是否
能夠覆蓋和表現一個時代。況且，浮世繪這種
藝術類別並不是響應了哪種精英意識，它是大
眾在商業逐漸發達的情況下自發產生於民的，
對應着正是江戶時代大眾的日常生活。

類似於《紅樓夢》這樣的名著，加上袁枚、
李漁、沈復這一干人等，都屬此類。他們的目
標是生活，為此，他們不耐其煩地介紹飲食、
服飾、日常瑣事的細節，並在其中自得其樂。
或許在個人生活不受重視的時代，這種文化會
被流放到大眾視野範圍之外。但是，一旦社會
富足，個人生活重新崛起，那麼，這些文化就
會被重新召喚出來。立時三刻，我們就對它們
如此親近，就好像它們從未離開過一樣。
所以，浮世繪所代表的生活，正呼應着當前
的一種個人日常生活的文化。不管是1900年代
的巴黎時尚圈，還是當前它在東亞的興盛，都
代表着日常生活本身的欣欣向榮，浮世繪也因
此成了一個典故。它那套獨立的體系，因其典
型的特徵會被不斷引證。並且，在引證的時
候，它不會以興盛和衰弱的高低起伏存在着，
而是被引用它的人描繪成一種連續的潮流，以
對它的意義加以強化。這樣說起來，浮世繪的
勝利就不再是一個藝術範疇的勝利，而是一個
生活文化體系的勝利，這個體系因其對應於一
個時代，並強調了這個時代最大的特徵——日
常生活——而變得永生。

浮世繪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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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樺 林
穿過廣袤的壩上草原，

一片原始的白樺林生長在
它的北端，遠遠看去，風
骨嶙峋，秀朗挺拔，筆直
的樹幹投向雲霄，幽深靜

謐得望不到邊際，它們給草原的四季帶來不
一樣的景致。駐足於白樺林裏，耳畔不時響
起陣陣濤聲，陽光覆蓋在蒼鬱的草場上，透
過樹蔭灑下斑駁的光影，令白樺林更顯一片
蓬勃的生機。
驅車從沂蒙山區一路駛來，先是在油菜花

開的地方停留，等花香染滿衣袖，再向草原
深處行進。草原的景色離我們愈來愈近，近
到能看到蒙古包和遼闊的牧場，看到緩慢行
走的牛羊和棕紅的馬穿過村莊。夜晚來臨，
已經降到零度的空氣中飄來烤羊腿的味道，
那一刻我就知道，它與我們已經近在咫尺。
京北草原的時光是無涯的。悠閒的遊人，
牧放的馬群，都在這裏緩慢地度過時光。那
些驃悍的騎手，掩遮不住騎在駿馬上的豪
邁。沿途的越野車讓人目不暇接，你可以跟
隨自這些車輛漫無目的地行駛，也可以孤獨
而行，向着已經預定的目標，進入壩上盛夏
的草場。有養馬人在草地上設置了靶場，簇
簇羽箭斜放在羊皮做成的箭囊。拉弓射箭這
一項活動，是中國北方遊牧民族體育文化的
主要形式，更是草原遊牧民族的生存必備的
技能。據說在我國古代，箭術是六藝教育中
禮、樂、射、御、書、數內容之一。一直沿
用和具備這種箭術技能的正是這些生活在草
原上的騎手，所以，草原上的馬都是矯健
的，草原上的騎射向來都是被人們讚譽的。
拉開弓弦的那一瞬，我想起了戰爭年代那

些帶響的弓箭，想起歷史傳奇人物成吉思
汗，使出全身力氣射出十餘支弓箭後，這才
射中箭靶上的重要一環。坐在靶場上休息，
不遠處有一條彎曲的小河，身配馬鞍的馬兒
在旁邊悠閒地吃草，牠要在這無人持韁的間
隙裏，給強健的身體蓄存一點來自食物的力
量，好在無垠的草地上馳騁。
車子從平緩的山坡向西北而去，那裏的草

原更深，草場裏的草更加茂密。草地上清澈的
水流是來自雪地融化的雪水嗎？停下來，爬上
山坡看去，那水流彎彎曲曲就像一條明亮的玉
帶。陽光俯照着這片廣闊的草原，照在這條彎
曲的河流上，可我卻看不到它的起始與盡頭，
它是草原上一種閃爍着的生命的流動。漸漸
地，附近不見了牛羊，不見了同樣開着車子前
來草原的人，我們孤獨地開在朝着白樺林方向
的泥土路上，然後沒入了草叢，沒入了花海，
與一片片白雲一起飄在天際。等了很久，長長
的跑馬道上，才有一騎人馬風風火火地馳過，
彷彿穿越了時間的長廊回到了遠古，在噠噠的
馬蹄聲裏，消失在起伏的草原盡頭。
路是經車壓出來的、馬蹄踏出來的。原始

的路不太好走，自然形成的路坑凹凸顛簸。
草地上有水滲透出來，不斷有暗流在草被下
汩汩而出，附近的道路也有一些泥濘。本以
為就這樣開車行駛下去，終於，我們還是看
見了那片白樺林。四周的山圍裹着它，使它們
在一個坐北朝南的山坡上安然聳立。其實那
也不算是山，曾經爬過北方連綿的高山，見
過雲南的絕壁峭岩，對大山的印象頗為熟
悉，它們奇峰異巒，高聳入雲，而我所見的
草原之山就像一條起伏不平的弧線，雖然背
景清晰，但如馭舟在一片綠色的海洋裏。在這
裏，山不過是草原上的一峰峰波濤，連天湧
起，沒有北方或南方那種氣勢險絕的峻峭。
草原上的草地看上去十分平整、嚴密，但當

你撥開青草，卻發現底下竟還有暗流潺潺向東
流去，那水清澈甘冽，乾淨得彷彿溢出甜味。
行走在上面，不意間就會踩中一堆糾雜在一起
的雜草。腐草、馬糞以及汩汩流淌着的溪水塑
造了這片黑色泥土的肥沃，在它們面前，顯示
出一片蓬勃的生命之機。水澤將茂盛的草場染
成碧綠，五顏六色的花都集中在這裏，讓人目
光無法只盯着一朵。撥開草叢，草蟲在葉片底
下爬行，葉片之上，有帶着翅膀的草蟲，在草
叢裏舞動着聲音浩大的翅膀，使安靜的草原發
出陣陣簌簌的聲響，我沒在這裏看到蜜蜂，倒
是蝴蝶在花朵上棲息，歇在一枝花朵的蕊中。
壩上草原的白樺林，一直是旅遊愛好者之

地，它們大都是叢生的，別有一番情趣。倚在
枝椏端莊的樹幹上拍照，聽鳥兒雨灑一樣地鳴
唱，看腕錶上的指針慢慢從早晨劃過樹梢，就
彷彿從無涯的光陰裏，找到了屬於自己的節
奏。只有到過白樺林的人，才能享受這種別樣
的時光；只有親手撫摸過白樺林的人，才能在
下一個目標啟程的時刻，流露出對它們的依依
不捨。走進白樺林，感覺一葉一枝都似曾相
識。腦海裏，朴樹的那首《白樺林》膾炙人
口。據說每個前來白樺林的年輕人，都期待有
一場美好的愛情出現。但我想，它只能在某個
時間的節點裏，與某段銘心刻骨的生活有關，
它需要兩個人共有。綻放於白樺林中的愛情，
一定與金錢和物質無關，所有的物質中的愛
情，都不可能在白樺林上演。同事的父母，當
年支援北大荒到那裏工作，白樺林，締結過他
們銘心刻骨的愛情。那些帶有青春印記的相
片，至今收藏在一本封面陳舊的相冊裏。她記
得母親肖像上梳着的兩條長長的大辮子，眉眼
乾淨得像剛剛出水的芙蓉，那是他們那一代人
的純潔與天真、韶華與青春。甚至多少年後，
那片見證過父母艱苦歲月的白樺林，仍然溫存
在年邁父母的絮語中。
許多人是揣了一腔情愫來到白樺林的，被

「高高的白樺林裏，有我的青春在流浪」撥動
心扉。流浪的青春，是否能來到這個地方？我曾
讀到過這樣一首詩歌：「白樺林呀，你是那樣的
清閒，靜靜地等待，期盼知音的來訪。」愛情
是被無數次期待所美化的，又被破滅的現實弄
得面目全非。那些長滿「眼睛」的白樺樹，實
則是它生命裏的一些疤痕。當你心懷愛情的時
候，它脈脈深情；當你被愛情所傷，那些從疤
痕裏流出的汁液，便又彷彿是「情人的淚滴」。
黃昏來臨，我們趕在落日之前離開白樺林。

風獵獵地吹着，吹動每個人心中的超逸與灑
脫。在我們的前方，最早駛向白樺林的車輛留
下幾道深深的車轍，引導指揮着那些闖進草原
和白樺林的陌生人。白樺林，它是屬於草原的，
在這裏，每一寸美景都與心境無關，無關乎眼
前和未來，無關乎世間的寂寞還是熱鬧，就像這
湛藍的天空上自由移動着的那些潔白的雲朵。


